
■赵柒斤

清晨醒来的时候，我看到
一缕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照
在被子上，平添了几分踏实和
惬意。这是新年的第一缕阳
光，新的一年已经开始。

古代的文人墨客送旧迎
新，一般重在精神情操上的表
达，以吟诗填词的方式来抒发
感悟。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元
旦感怀》里唱“身加一日长，心
赏去年非”；唐代诗人孟浩然
在《田家元日》中吟“昨夜斗回
北，今朝岁起东……田家占气
候，共说此年丰”；宋代白玉蟾
则在《元旦》中大呼“东风吹鼓
柳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
当然，名头最响的还是王安石
的《元日》：“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寄托豪情
壮志于新年。虽然古今元旦
已不是一天，但现代人在辞旧
迎新之际依然会回顾过去、展
望未来。

我站立窗前良久，思索着
过去一年的重要片段。刚刚
过去的 2020 年，注定是极不
平凡的一年，也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全国人民紧密团
结，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
疫情，并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阶段性胜利；中国经济逐
季复苏改善，成为全球唯一实
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V”形反弹不是
意外，更不是靠运气，它凝聚
着全国人民的决心和努力；中
国科技突飞猛进，精彩亮眼，

“北斗”闪耀、沐泽八方，“嫦

娥”回家、揽月归来，“鲲龙”击
水、腾云展翅，“天眼”极目、瞭
望宇宙……踏上新征程，中国
具有应对挑战风险的底气和
实力。

这一年，我自己也收获良
多。面对亲友见面存在潜在
风险、人们出门成为奢侈之事
的情况，我学会并习惯了在非
常状态下生活。为防止新冠
病毒的传播与扩散，我坚持在
进门、出门时洗手消毒，时刻
带好口罩、做好防护；工作时
段之外，我慢慢学会并习惯了
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让社
交虚拟化、公众场合自觉保持
一米线、聚餐用公筷……生活
方式的改变，也渐渐让我的社
交压力消弭殆尽。这一年里，
我不仅没有产生静滞感，反而

觉得需要自己去面对的东西
更多了，它们填满了工作和生
活；这一年里，我收获了“除了
生死，都是小事”“人这辈子，
健康最重”“浮华万千，家人最
好”“懂得珍惜才配拥有”等人
生感悟，它们给予了我能够更
加从容、坦然面对各种突发情
况的勇气。我的这些改变和
收获，相信也发生在其他同胞
身上。

有人说，元旦就像一面镜
子，背面藏着昔日的荣光或暗
淡的时光，正面便是已开启的
新日子、新风景，只要有一线
光，便能现出一片亮。在国家
发展的新阶段里，我们也期待
能有更多意气风发、坚韧不拔
的“逆行者”出现，期待着更多
掌握过硬本领的建设者涌

现。关键时刻，别无选择，我
们必须从容踏上新征程。

面对新时代的人生方程
式，我们该如何求解、获得实
现自我价值的最佳答案？我
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怀揣梦
想，巩固战“疫”过程中积累下
的好习惯，去掉一切旁枝败
叶，抛弃利益垒成的重负，割
舍荣誉编制的花环，从“心”出
发，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用希
望的种子来播种新的一年。

新年的初始乐章，像一
个跳跃着的逗号，长长的尾
巴 连 接 着 所 有 人 的 梦 想 。
2021 年，新阶段、新开始，让
我们心怀梦想，扬帆起航，用
国家的发展轨迹定义人生坐
标，用奋斗的姿态抒写人生最
美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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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踏上新征程

（栏目头）

■苟文华

记得儿时冬天，我去渭河
滩捡拾雁粪的时候，常常喜欢
一个人独自坐在河堤边，静静
观看一只只灰色的、褐色的、白
色的大雁在河滩的沙渚上，或
升或降，或飞或翔，或尽情地引
吭高歌。

自深秋起，一行行大雁便
排成“人”字形的雁阵，从我的家
乡那明净高远的天空飞过。这
些南迁的大雁，有的干脆就降落
在渭河的河道和滩地的水田中，
作为留鸟，在我的家乡过冬。

滞留的大雁散落在滩地的
各个角落，有的在麦田和草滩间
啄食青嫩的麦苗和野草，有的结
群在水泽边欢快地嬉戏，有的则

特立独行，在阡陌上悠闲信步。
这种一到秋冬时节就出现

的自然景观，在乡亲们的眼中
早已司空见惯，并没有什么新
奇。只是这些善鸣好飞的大
鸟，由于喜食麦苗，让那时食不
果腹的村民多少生出一些厌烦
情绪。虽说大雁有一点讨嫌，
但从来没有人去驱赶它们。所
以，它们年年都会在秋冬之季
栖息渭河。那时候，对于以捡
拾雁粪替代割草的我来说，总
是热切地盼望有更多的大雁降
落在家乡寥廓的渭河滩地。

大雁的粪便，是交织着一
团一团丝状绿色纤维的细长圆
柱节块，用水泡开之后，就是喂
猪的好饲料。儿时，几乎每一个
冬天的下午，我和伙伴们都会提

着一个粗糙的竹篮，在凌冽的寒
风中，或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踯躅在滩地的麦田和河滩里水
渚边大雁栖息的地方，弯下穿
着臃肿棉袄的腰身，伸出冻得
像红萝卜一样的手指，仔细认
真地从麦苗间、草丛里、砂石
中，捡拾一块块绿色的柱状粪
块。捡拾雁粪的劳动，使我有
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仔细观察
大雁，并逐渐熟悉和了解它
们。久而久之，我对这种野性的
禽鸟生出无限的敬意和好感，以
至于不忍心为了捡拾更多的雁
粪而莽撞地进入它们的领地，惊
扰它们闲适、和谐的生活。

大雁们是一个具有极强组
织纪律的鸟类群体，我至今还
没有见到过有哪种鸟儿能够比

它们飞得更整齐。它们飞翔的
时候，一只领头雁在前边带队，
其它成员紧随其后，弱鸟和幼
鸟被夹持在其间；它们相互照
顾，常常以“嘎嘎”之声和鸣鼓
励；它们分工明确，警戒、放哨、
尝食，成员各司其职；它们钟
情，一旦雌雄结成伉俪，便终身
不离不弃，如若丧偶，宁愿成为
孤雁，也不再与其它大雁结合。

有序的雁群或单个活动的
孤雁，在渭河的沙渚、水湄、水
沟、田野周边，或盘旋飞翔，或
栖息暂住，成为渭河滩上一道
靓丽、独特的风景。

有雪方称冬天，雪霁之后，
渭河滩一如亘古苍凉的冰河时
代。皑皑白雪覆盖住芦荻和枯
蒿，亦覆盖住水湄的沙渚。坚

冰封冻的河床，远远地望过去，
平展展、白茫茫，东西伸展蜿
蜒，辽阔至天际。河滩旁无叶
的杨柳树，枝丫被雪严严实实
地包裹起来，一丛丛，一株株，
无序地伫立在堤岸边，俨然童
话中的玉树琼花。长河落日染
红西边天际，残阳夕照，雪地里
也映射出耀眼的光芒。凌冽的
西北风忽地拂动芦荻和树枝，
一簇簇积雪簌簌而下，惊起蛰
伏的大雁。

大雁就像雪景中的点睛之
笔，让整个萧瑟寂寥的冬日渭
河顿时生出精妙的神韵。

缥缈的云霄中，一群大雁
徘徊盘旋、回翔、瞻顾，它们上
下扑翅，时翔时集。一雁叫，众
雁和鸣。俄尔，一只大雁率先
落于河滩雪地，逡巡数圈之后
望着空中“嘎嘎”而鸣。倏忽
间，数十雁依次跟落。有的落
而不鸣，有的却仰天而呼。一
时间，河滩与天空的大雁，上下
齐鸣，呼声和应声杂乱而苍凉。

夕阳沉入渭河，天光渐渐
暗淡。雪地里的大雁一边鸣
叫，一边挤挤挨挨地厮磨着身
体，显得兴奋而愉悦。空中还
没有落下来的大雁，一边翻飞
击翅，一边俯瞰河道，焦急地选
定着陆点。须臾，只见它们迅
疾缩羽，息声斜掠，缓缓降落。
一时间，渭河滩上白茫茫的雪
地里，大雁参差的飞鸣声、飒飒
的振羽声以及疾跑发出的噗嗒
声，轰然贯耳。几百只大雁择
地落定，这里一片，那里一团，
或三五成群，或数只相拥，或踽
踽独行，此呼彼应，长幼相随，
雌雄有序。忽然，领头雁伸长
脖颈，环顾四周，发出尖锐而洪
亮的鸣叫“嘎——嘎”，骚动的
雁群瞬间静寂。哨兵机警地巡
逻，雁群开始栖息、夜宿，河滩
也顿时变得静悄悄的。

殷红的晚霞晕染结冰的长
河，萧瑟的树木掩映积雪的渭
河大堤，四野烟霭开阖，雪光迷
离。寒气裹着夜雾，弥散、聚
合，一切悄然隐没，大雁进入甜
蜜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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